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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在重建台灣歷史的過程裡面，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工作，因為口述歷

史的工作做得好，台灣歷史的重建才有可能。所以今天我要講的是「口述歷史對

台灣史的重要性」，分以下幾方面來說明： 

    

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口述歷史的重要性 

官方撰寫歷史有日期、有地點、有人物，ㄧ般人認為官方寫出歷史呈現事

實，比較可靠，但是隱藏在裡面的事情曲折，可能沒有寫出來，需要與被訪者訪

談，才能了解歷史的實在性。比如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二二八事件，因為攸關政

權的穩定，國民黨政府對這些會記載很清楚，但從另ㄧ個角度看台灣歷史，例如

國民黨把蔣介石刻意塑造成一個民族救星，寫出單一的歷史，立場偏向ㄧ方，就

不能呈現完整的台灣歷史。 

口述歷史是什麼呢？口述歷史是記載一個人的生平閱歷，或是他的歷史經

驗，跟他的感情世界等；我們去訪問，將他所說的過程，所說的語言，所說的一

切忠實的記下來。口述歷史到底要做什麼呢？很重要的是，要重建他的人生歷史

和生活史，以他的歷史經驗重建，來了解那個時代背景，跟那個時代所產生的事

情。 

做這些口述歷史有什麼用？這是最近幾年來常常被討論的，為什麼不能只用

公家檔案，或是政府的公文書來寫歷史呢?為什麼還要用口述歷史呢？一般讀歷

史的人，大部分都會相信公文書或者政府的檔案是最可靠的，因為它有憑有據，

日期、地點、人物都在裡面，公文書呈現大多歷史真實，所以學歷史的人大部分

都在研究室裡面，或者檔案室裡面來調閱資料，作研究，再寫出歷史文章，這樣

文章就能貼近歷史事實。但是問題在哪裡呢？這個歷史的根據真的是歷史真實

嗎？我想，有相當大的差距，因為政府有政府立場，以政府立場所寫出來的，可

能在官僚體系的公文書運作裡面，它是真實性，但是隱藏在裡面的曲折事情，卻

可能沒有寫出來，或者不被採信，民眾的反應或民眾的想法，可能沒有辦法在公

文書裡面出現，比如說美麗島事件、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事件、或者過去日本

統治時代的抗日運動，這些國民黨政府或日本政府會寫得很清楚，因為攸關於他



的政權穩定，他不寫清楚的話，就不能了解這事件的來龍去脈，所以他寫的也是

根據他的角度來寫，認為是叛亂，認為是動亂等，他當然不會寫老百姓的想法，

也不會有這樣做對不對的討論。有一些東西，過去政府是不重視的，比如說環保

運動、核四運動等，大部份就忽略過去了，認為這不重要了。而且在官僚體系裡

面，也不會認為這重要，除非上面的人交代說一定要辦，他才會辦。 

所以如果這樣來看，在整個公文書的體系裡面，大概找不到老百姓的心聲，

或老百姓的想法，或是老百姓對於這個政權的喜怒好惡，所以變成在民間裡面，

就有很多的流傳、八卦，或很多的著作出現，來批評當時的政府，或提出當時看

法，但是這些想法裡面，又都是斷簡殘篇，他講的可能是美麗島事件的一部份，

但是其他都不講了，有他的主題性，也有他的片段性，大部分在民間所出版的書

籍，或者是民間所傳布的這些消息裡面，大部分都是這樣，取其所要，其他都不

要了。 

可見得在整個官方文書，或者在很多的出版物裡面，要呈現整個歷史真實相

當困難，尤其對於民眾的要求、民眾的心聲更困難，所以口述歷史就很重要，因

為口述歷史可以彌補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設計得很好，深入去訪查，可能是全

面性的了解，這全面性的了解，可能是因為他的關係而了解，這可能也不是歷史

真實，不過就他而言，可能是他的了解，應該是比較全面性的。當然我們可能要

訪問很多人，再跟公文書對比，也許才會比較釐清，口述歷史可以提供很多的素

材，很多的歷史真實的另外一面，所以口述歷史這幾年來這麼興盛的原因就在這

裡。 

 

台灣歷史的斷裂台灣歷史的斷裂台灣歷史的斷裂台灣歷史的斷裂 

口述歷史為什麼要做呢？口述歷史對台灣有怎樣的關係性呢？台灣史有很

多的斷裂，很多的空白。是因為國民黨來台灣以後，對於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史

是不能研究的，在日本時代受教育的台灣人，也不敢說出在日本時代的歷史經

驗，因為他怕如果說出來，說日本好的話，國民黨會認為他好像是台奸或漢奸，

會產生這樣的污名化。而且如果批評國民黨的話，可能會遭到盤查，情治單位可

能會來干擾。國民黨來台灣之後，導入中國化的過程裡面，完全去日本化，整個

台灣人的日本經驗，幾乎都是被抹殺。直到最近幾年來才重新再發掘，所以歷史

斷裂是相當嚴重的。國民政府來台以後，不願意台灣人再提起日本時代，到 1980

年代以後也一樣，不願意台灣老百姓來提出所謂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或美麗

島事件，這些都要把它說成是叛亂團體，或者說是叛國行為。歷史應該是連續性

的，但在台灣歷史是沒有辦法的，都受到政權的干擾，幾乎取其所需才有辦法發

表，不然的話，大部分被認為是離經叛道。歷史本來是傳承的，一代一代傳承，

但是台灣歷史上卻沒有辦法一代一代傳承，祖父的經驗沒有辦法留給父親那一

代，父親的經驗也沒有辦法留給我們這一代，沒有傳承就產生斷裂。 

斷裂之後更產生空白，幾乎很多的地方都是空白的。比如說原住民也一樣，

過去很多民間探討原住民，政府會介入，如果進入了山地裡面去調查的時候，警



總都非常關心，認為他進入裡面是不是有不軌行為，而且很多人類學家、考古學

家進去的時候，都會引起注意，所以過去對原住民的調查相當困難。最近幾年慢

慢開放以後，可以進入原住民地區，原住民也自己塑造他自己的歷史。所以，不

是只有漢人歷史空白，原住民的歷史也空白，我們過去歷史有很多的空白，這樣

的空白以後怎麼辦呢？所以最近才會興起很多的口述歷史這樣的工作，因為這個

空白已經沒有辦法彌補，雖然我們極力要彌補，已經沒有辦法了，因為公文書裡

面幾乎談都不談，比如說我們提二二八事件，公文書裡面談二二八幾乎只說台灣

人都要叛變，所以要抓他，抓他都罪有應得。白色恐怖時代也一樣，他抓他因為

他是匪諜，但是到底真實是怎樣呢？卻沒有記載下來。所以變成說我們要彌補這

個空白，也是沒有辦法了，口述歷史只是沒有辦法之下的一個工作。 

 

口述歷史的重建口述歷史的重建口述歷史的重建口述歷史的重建 

因為口述歷史的對象，大部分是老百姓，大部分是個人，對個人所言當然可

以彌補一部份的空白，但是很多的空白已經沒有辦法彌補過來，這是最近幾年

來，做口述歷史的時候很無力感的地方，我們希望透過口述歷史重建歷史，但是

有時候沒有辦法重建起來，而且還會被質疑說這樣的重建到底真的是歷史真實

嗎？但是這個應該歸因於整個台灣政治性太強，政治力干涉整個歷史研究，干涉

整個台灣的社會文化，以致於我們面臨重建歷史的困難性很高。但是目前在民主

化、在自由化的過程裡面，這些因素都被一一的提出來討論，所以我們希望透過

口述歷史來重建歷史。 

那要重建什麼呢？我認為是要重建台灣人的歷史感情，因為一個人的記憶是

有限的，比如說你要調查他的身家，一年前的事情他可能有些忘掉了，時間地點

他有時候都模糊掉，更何況說的是他的祖先那一代，祖父那一代，或父親那一代，

他可能都沒有看過，他憑著記憶，憑著他母親父親留下來的，或者憑著他兄弟姊

妹告訴他的，或他親戚朋友告訴他的，這樣的記載、這樣記憶當然會模糊化，模

糊化以後，我們當然很難說口述歷史是千真萬確，但是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就

是他的感情，他的感受是千真萬確。比如說二二八事件的時候，他認為國民黨當

時派軍隊來，那個軍隊很差，來以後就抓人，沒有經過審判就槍斃，這樣的歷史

經驗是真實的。或者他看到的當時國民黨是怎樣，或白色恐怖是怎樣，或者說日

本時代統治時候，台灣人受到徵召去南洋當兵，當時怎麼當兵？日本怎麼樣徵

召？這些都是真實的，因為都是他的親身經驗。他當時受到這樣的事件以後，他

的感受也是真實的，因為只有他才有，別人可能沒有，別人有的，跟他可能也許

有差異性，因為每一個人感情，每一個人感受不同，這一點上是真實的。所以口

述歷史我認為最真實層面應該是在個人感情，或他對歷史經驗的解釋，跟他對於

當時事件的一個想法，這樣，重建起來才有辦法重建當時台灣人的感情。我們現

在歷史裡面最缺乏的就是缺乏台灣人的歷史感情，我們有的都是中國，和國民黨

政府的看法，就是沒有台灣老百姓看法，因為台灣老百姓的看法被抹殺了，我們

要重建的時候，他談出來的絕對代表台灣人的想法，這就是整個重建台灣歷史最



重要的地方。 

 

口述歷史的困難口述歷史的困難口述歷史的困難口述歷史的困難 

我們台灣歷史最缺乏的，就是沒有老百姓的歷史真實感，我們有的是從政府

檔案裡面所看到的，都是統治者的想法，你研究他，當然會批判他，說那時候胡

搞，隨便抓人，但是你要批判他還是利用政府的檔案。過去我們常常說中央日報，

倒過來讀就可以，這就可以了解說當時到底怎樣，當然官方檔案也可以倒過來讀

啦，讀了以後你就知道說當時政府是怎樣，但是問題是說你倒過來讀，你還是受

到官方檔案的侷限性，如果他沒有寫的，你也不敢亂說，你的猜測別人還是不相

信，可能說你隨便猜測。所以公文書本質上就有他的侷限性，這侷限性是統治者

設置的，所以我們利用統治者的文件，當然可以批判統治者，過去歷史研究都這

樣：利用滿清時代的公文書，當然可以批判滿清政府的統治；利用日本時代的總

督府檔案，可以批判日本總督府的統治；利用國民黨的檔案可以批判國民黨的統

治，這絕對沒有錯，也沒有問題。但是問題是你批判他也是侷限在這一點上，如

果他沒有寫的你就想像不到，也許沒有寫是更嚴重的，這怎麼辦呢？在台灣歷史

上就充滿這個問題，因為日本統治時代，他也不會寫台灣人的想法，國民黨統治

時代早期，也沒有辦法寫出台灣人的想法，所以怎麼研究，你也不曉得台灣人在

想些什麼？台灣人變成沉默大眾了，成為被宰割的民眾。這樣的史料能夠重建他

的歷史嗎？我覺得很懷疑，重建批判國民黨歷史可以，重建批判日本殖民統治歷

史也可以，但重建台灣人民歷史還很遙遠。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就在這一點

上，因為缺乏了台灣人民對歷史的經驗跟感情，我們從口述歷史裡面可以得到應

證，而這一點是過去公文書最缺乏的地方。 

所以這樣的歷史感情跟歷史經驗，用敘述把它記載下來，才能夠豐富整個台

灣歷史，原來台灣人是想些什麼，在日本統治時代時候，台灣人受到徵召或台灣

人受到皇民化運動，台灣人在政治社會運動的時候，文學運動的時候，他想些什

麼？在國民黨時代的時候，經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或到美麗島事件等，台

灣人想些什麼？這想法也許跟統治者差距很大的，但是這才代表一部份的老百姓

的想法，這樣才有辦法重建歷史，這也是台灣歷史上最缺乏的地方。所以口述歷

史就是這一點最真實，這一點的重建，台灣人才真正活在這樣的時代裡面，台灣

人活在 1920 年代、1930 年代、1950 年代、1980 年代，不然的話，台灣人在歷

史上都沒有地位，沒有他的生命一樣。所以這樣的彌補，其實是口述歷史很重要

的工作，但是也沒有辦法完全彌補，因為很多人記憶都慢慢的模糊了，很多重要

的人士都死掉了，因為開放的時間，自由民主開放的時間太晚了，到 90 年代以

後才慢慢的自由民主化，如果在 1970 年代的時候，歷史的的解釋會不同，因為

很多人還活著，但現在我要做的時候，很多重要人士都已經死掉了，那剩下的幾

乎都比較不重要了，或者說是比較晚的事情，比較寒冬時代，這些人物幾乎都慢

慢的凋零，這變成口述歷史在追溯整個過去的時候，因為時間太晚才開始，所以

口述歷史真的能夠呈現真實嗎？當然有懷疑，但是問題是，不這樣做的話，幾乎



沒有台灣人民的感情在裡面，那我們不能了解 1950 年代台灣人想些什麼？做些

什麼呢？好像都是應該的，被抓、被關、被槍斃是應該的。所以口述歷史，在重

建歷史感情跟歷史經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他敘述的歷史到底是不是真實，

還來得重要。  

歷史敘述有沒有真實，我們可以根據很多的歷史文件去考驗、去應證，我們

做口述歷史工作的人，當然要具備很多的條件，自己要對歷史事實了解更多，歷

史知識更豐富，但受訪者有沒有真實說話，我們可以感受得到，這是我們的責任，

不是被訪問者的責任。所以訪問者應該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這一定要隨時學習

跟涵養。但是被訪問者他沒有責任一定要說出歷史事實，所以被訪問者他說的其

實有沒有歷史真實，是要靠我們，不是要靠他，但是他說的那些歷史經驗跟歷史

感情，卻是重建歷史最重要的，也是口述歷史最珍貴的地方。比如說在我這世代，

我沒有在日本時代活過，當然不了解日本時代台灣人想些什麼；在二二八事件的

時候，我也沒有在那時候活過，所以我也不曉得二二八事件怎樣。我們去訪問的

對象，很多人是跟我們都沒有關係性的，他生活的世代、生活的經驗跟我們完全

不一樣，他是國民黨壓迫的世代，跟我們不一樣的。 

我們是不同歷史經驗的人去訪問他，要他說出他內心的話、內心的感受，如

果是我的話，我當然有權利不跟你說，你打一個電話來，你來訪問我就要說出我

內心的感受，哪有那麼便宜呢？所以我們有時候打電話去被拒絕是理所當然，要

心甘情願，而且他要不要跟你說，是他的自由啊！是他的選擇啊！不同世代嘛！

所以不同世代的接觸，我們到底要怎樣去問他？這需要很大的涵養，你沒有很大

的涵養，或很多的人格培養的話，幾乎對方是不會跟你說的，對方不跟你說是你

的問題，不是他的問題，我們要了解這一點呀！ 

 

同理心的訪談同理心的訪談同理心的訪談同理心的訪談 

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不同世代，我們要理解他，這是口述歷史很重要的一

個訓練，也是口述歷史培養一個人最重要的地方，歷史研究者，或者說關心文史

工作的人，大部分利用透過檔案、透過建築物、透過古蹟等去研究歷史，但是那

些都沒有人的存在，都是文字記載而已，口述歷史是人活生生的在你面前，而且

他說話是要讓你紀錄下來，這不是讀歷史文章可以得到的，所以你要跟他談話的

時候，一方面你要了解歷史事實，一方面要對他了解，還有你必須要同理心，你

必須要感受到他的感受，他說的一句話，你要感受到他內心的意思，你必須要跟

他有心靈上的溝通，心靈上的交流，他講的話你很理解，而且有感覺到好像不是

理解而已，而是好像心理可以溝通的，這樣的話，他什麼話都會跟你說了。第一

次見面，他就會全部跟你說了，他的家庭一些醜事也跟你說了，一些個人的恩怨

他也會跟你說，但如果你沒有讓他感受到你很了解他，他不會跟你說，或者他說

的有打折，60%跟你說，70%跟你說，如果你同理的心理更強的時候，他可能越

說越多，可能到 90%，99%，所以這一點是口述歷史對每一個人最好的訓練，不

同世代，不同的歷史背景，但是我們透過口述歷史的時候，我們就豐富我們歷史



知識，而且豐富知識之外，更可以豐富人性的了解，跟人性的溝通，這一點上是

作口述歷史的每一位感受最深的。 

七、八十年前，我們沒有活在那個時代，但是藉由口述歷史，那個時代的很

多現象都浮現在眼前，這一點上是遠比讀書還重要的，你讀多少書，看出來的還

是文字而已，讓你透過文字理解而已，你沒有辦法透過那個人，或是他的說話去

理解那個時代；如果透過那個人、透過他的時代、透過他的語言去理解他的時代

以後，你更能貼近那個時代，更貼近那個時代以後，我們在看歷史文書的時候，

可能就不一樣了，可能會產生新的一個見解，而且有新的判斷出現，那時候可能

你就不會再被統治者騙了，不會被日本殖民地日本的總督府騙了，也不會被國民

黨的統治者騙了，知道他們的言行可能都有問題，這樣驗證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口述歷史的這一點很重要，而這一點也是最困難的地方。在無形中我

們跟那個時代的人接近起來，了解那個時代。這樣的機會其實很難得，而且跨越

時代、跨越時間、跨越很多歷史感情，這樣累積出來，對你的豐富人生是很有幫

助的，因為我們的每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都是有限的，但藉由口述歷史豐富你很多

人生經驗，講了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得到的人生經驗，你可能要經過十年、經

過二十年你才有辦法得到的，他卻在兩、三個小時跟你說了。所以我認為口述歷

史，最重要的是重建整個歷史感情跟歷史經驗，當然這要靠大家努力，這絕對不

是空口說白話。 

到底一個人怎麼去做？怎樣去涵養？怎樣去理解？怎樣去好像有心靈的相

通，到所謂能夠互相的交流，這學習過程很重要，其實這樣的學習過程裡面，你

可以更了解社會，更有同情心，或更了解社會的弱勢族群，更了解社會裡面不公

不義的地方，你可能會更有自信，原來，台灣社會那麼多采多姿，台灣社會裡面

存在那麼多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不是我們平常的訓練，平常的經驗可以了解的，

這些的重建，我覺得才有辦法重建台灣歷史，因為台灣歷史最缺乏的就在這一點

上，現在資料很多，檔案都公開了，但是檔案公開，我覺得還不夠建立台灣歷史，

因為建立的還是統治者歷史，只是你批判他而已，批判他不是重建，重建要靠自

己，我們一個社區要重建，要靠社區裡面的每一個人去維護這個社區，同樣的道

理，重建台灣歷史要靠台灣人民重建，才有辦法說我們這歷史裡面充滿了台灣人

民的感情。 

歷史本來就是感情的表現，雖然歷史講求客觀，講求一定要依照歷史史實，

但是如果歷史沒有感情的話，那人活在這歷史上就沒有創造，就沒有創造出歷

史，沒有創造出歷史的話，那寫歷史的人就沒有辦法研究，我們就沒有辦法在這

歷史洪流裡面共享歷史的經驗，所以歷史本身的動力其實有歷史感情在裡面，這

歷史的感情裡面，實在是台灣歷史最重要的。我個人認為，在這過程裡面才有辦

法重建台灣歷史，不然重建台灣歷史其實還是很遙遠。最近常常談到我們要重建

台灣歷史文化，我們還談到要重建台灣歷史的主體性，或重塑整個台灣歷史的解

釋，就是要這個台灣歷史感情，因為沒有辦法突顯整個台灣人民在歷史上的成果

跟成就，過去的檔案又很少這個，所以只有靠著歷史感情，實在是亡羊補牢，這



應該譴責整個過去當政者，沒有重視台灣人民，但是已經成為事實了，我們也沒

有辦法從資料中拿到，那只有透過口述歷史來做，對我個人來說，實在是沒有辦

法的辦法。 

我們可以歸罪很多的統治者，但是歸罪他也沒有用啦！重建要靠我們的力

量，我們要怎麼重建呢？重建過程裡面口述歷史是很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否追查

到了，追查到了是你的責任，你沒有辦法追查歷史事實，是你的學養不夠，你不

能怪他說得不好。他所傳授的東西，我們要很珍惜，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我

個人認為這樣的話，我們常常談的整體性的歷史才有辦法建立。因為台灣的歷史

解釋裡面缺乏台灣人民，不管是漢人也好，原住民也好，都一樣缺乏台灣人民的

觀點，只有台灣人民的觀點，才有辦法重建台灣歷史，這樣的口述歷史裡面，我

們也會覺得很珍惜，而且透過口述歷史的時候，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了解，對於

那受訪者的感受，還有我們知識的累積，都是有幫助的。 

口述歷史裡面，對語言、對於文字的敏感度很重要，他說的是台語，他說的

客家話，他說出原住民語言，他這種語言的感受，你要行之文字的時候，當然有

很多技巧問題，另外文字形塑出來的時候，有沒有貼近他的想法，而且能夠感受

到他內心的世界，這些當然是敏感度很高的，這當然是以生俱來或者慢慢培養，

每個人條件不同，就會表現不同，這是每個人的問題。但是要理解那個受訪者的

心跟他的感受，我想這是可以培養的，也應該努力培養，我認為口述歷史實在是

對台灣歷史重建很重要的。 

 

把握當下留下紀錄把握當下留下紀錄把握當下留下紀錄把握當下留下紀錄    

我的經驗裡，受訪者在解嚴時期敢出來接受採訪，是有很大勇氣，也都有

不吐不快的心情，講的大多是實話；今天是民主時代，反而講的不一定是實話。

人與人相處是個緣份，遇到要把握，過了這個機緣就唤不回來了，把握當下，就

像此時此刻大家聚集ㄧ堂，歷史要記，後人才知道，寫過就留下紀錄，但不寫就

沒有歷史了！ 


